
致所有人

这是 Earthlings 团队写给那些宁取秩序与和睦、不取混乱与暴力的人的一封信。这个项目是为那些愿
意商定、愿意建造，愿意和平而向前地生活的人做的。人与人并非仇敌，他们可以彼此扶持。

许多人所梦想的那个世界，应当给人以真正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声音。

我们相信，改变可以不经对抗而来。与其去斗坏的，我们选择去助好的，并且不再寻找罪人。所发生

的一切，并没有哪一个人是罪人。把一个领袖换成另一个，实质上什么也不会改变。谎言在于：我们

以为日子过得不好，是因为有坏人。其实一个人的行为取决于他所处的条件。而这些条件由社会的构

造所决定，是它把行为的规则和决定强加给我们。

代人民说话的是国家

各国人民在联合国里是以客人的身份被接纳的：他们被倾听，被征询，但表决时没有他们。

《联合国宪章》以“我联合国人民”开篇。然而在它存在的所有年头里，人民说出的话没有一句凭自身决

定过任何事情。作决定的是国家，不是人民。而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相分歧的时候，比人们习惯

说出口的要多。

决定是在一间间办公室里作出的，后果却落在千百万人身上。我们支付的账单，开出时并未得到我们

的同意。国家也没有能完成自己的任务——不是因为它们坏，而是因为没有建设性的公民社会，这份

工作无法完整地做成。国家需要一个对等的一方，而今天并不存在。

现存的每一个人民都通过国籍、通过居住的领土与国家相连。没有哪一个人民拥有独立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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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来查验作决定的人

法律制度早已想出了防止错误和权力滥用的办法——制约与平衡。任务提得对，构造却运转得不好。

制约可以被收买，平衡可以被恐吓，而这不是发生在例外的情形里，是一直在发生。所有的制约与平

衡都处在它们本该查验的那个国家体系之内。正是这个国家体系创设它们、任命它们、供养它们。

在国际这一层，连这个也没有。

《联合国宪章》不知道任何一种解除秘书长职务的程序——它根本不存在。联合国的监督机构隶属于

联合国自身。也无法同它打官司：在国际法院能够作为当事方的只有国家。

世界如何能确信，秘书长没有被某个国家收买或恐吓？无从确信。查验的办法并不存在。

真正的查验，只可能来自预算、任命和许可都够不到的地方。这样的地方今天还没有。我们正在建

它。

一个新的人民

我们的倡议在于创立一个非领土的人民。为所有愿意参与建造新型社会的人。

这将是第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、也不主张领土的人民。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命运、自己表达自己意志的

人民。在其中，人们共有价值，并承认共同的归属。一个可以凭自己清醒的选择加入的人民。一个可

以在任何时候不作解释而退出的人民。在其中，无人能够积累凌驾他人的权力，它建立在合作之上，

而不是竞争之上。与此同时，人仍然是自己国家的公民，保留自己的民族、宗教和文化，却得到了他

从未有过的东西——一个新型的社会。

我们把这个人民称作 Earthlings，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与自己生活其上的这颗行星相连。

于是产生一个问题：这样一个人民究竟为什么可以被创立？

因为人们可以聚合成一个人民，而不必向任何人请求许可。聚合成一个不系于领土、不系于国家、不

系于出身、不系于语言或文化的人民。要更完整地理解这个问题，请读《法律依据》《公民的声音》

《法律主体如何产生》和《反对意见与答复》这几份文件。

国际法承认为自决权承载者的，正是人民——自己决定自己发展、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权利。无论民

族、族群还是人口，都没有被赋予这项权利。

一个人民可以由人们创立，无需国家登记。任何社会运动或社团，这样的登记都是强制的，而且可以

被外部的决定关闭。人民却不能被关闭，只要它的人还在，它就存在。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人的承

认，除了人们自己的承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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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直到现在

一个人民只有在知道谁属于它、并且票能被诚实地清点的时候，才可能被创立。只要人们彼此相隔遥

远、无法彼此查验，这两件事就都做不到。任何一份参加者名单都可以被填上编造的名字，一个人也

可以把自己写进去许多次。表决的结果同样无法查验。

今天这已经解决了。一个人可以确认自己是活着的、是唯一的，而不必透露自己是谁。这一票只属于

他：无法被收买，也无法被积累。任何一次表决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公开的——每个人都能自己确信，

而不必听信任何人的话。人民的全部活动同样对查验开放。

所以这样一个人民，在一百年前不可能出现，在二十年前也不可能。

外部的制约

盯着权力的人很多：新闻界、人权维护者、选举观察员。他们做的是必要的事，而他们全都有一个共

同的弱点。可以断掉他们的经费，撤销他们的资格，拒绝给他们登记，把他们逐出这个国家。一个能

被关掉的查验者，不是可靠的制约。

Earthlings 人民关不掉。它没有在任何国家登记，不从任何预算领钱，没有可以被查封的办公室，也

没有可以被吊销的许可。第一次，查验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：被查验者既无法影响查验者，也无法

支配他。

追究责任我们不能，也不会：我们没有这样的授权。外部制约的力量在于，它把有人试图遮掩的东西

显露出来。审计师就是这样工作的，选举观察员也是。我们能够把说过的与做过的相对照，并把其中

的出入讲得让所有人都看得明白。

这不是同权力作斗争。审计师不同银行作斗争，观察员不同选举委员会作斗争。外部的查验是权力本

身所需要的：当它自己的查验者坐在它自己的预算上时，这是它证明自己干净的唯一办法。

谁来查验我们

我们向联合国提出的那个问题，我们有义务向自己提出。

在 Earthlings 人民之中，一票无法被收买、被积累或被夺走。参加者名册不在某一个运营者的掌握之

中。每一项决定都可以由任何人查验。而那保护人免受人民自身权力侵害的五项原则，无论以多数、

以《Earthlings 宪章》，还是以解释，都不能废除。

这个问题我们回答得了。联合国回答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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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何开始

自由而有思想的人们能够共同建起第二个公民系统，它可以与已经存在的那一个和平共处。那时每个

人都会有一个选择：自己愿意在哪一种社会里生活。一个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站得住的人民，将有充

分的根据成为国际法的完全主体。

本站上发布的文件说明：这为什么需要，如何构成，在法律上何以成立，以及它给每一个人、给我们

之后来的人带来什么。

请从《Earthlings 宣言》开始。

Earthlings 团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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